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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号坑和 1 号坑均属商代晚期

收藏周刊： 您怎么看待此次的三星堆遗址考
古新发现？ 是否解决了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段渝：此次三星堆发掘成果令人振奋，既出土
大量与 1、2 号坑相同或相似的器物， 又发现不少
前所未见的器物。 因为发掘尚在进行中，所以目前
还不能对三星堆的新发现做进一步推论。 不过根
据已有的发现，可以说，至少从对 4 号坑的年代测
定，明确了此坑的年代。 因 4 号坑的出土物与 1 号
坑近似，可以认为 1 号坑的年代与之相近，二者均
属商代晚期， 这就确认了 35 年前的断代的正确
性。 当然，新发掘的其他 5 个坑的年代测定数据目
前还未公布，但从坑的布局、出土物、打破关系以
及其他有关现象来看，其间应有一定的时间差距，
有待于年代测定结果的公布才能确定。

收藏周刊：这 8 个坑是祭祀坑还是器物坑？ 它
们之间有何异同？

段渝：关于三星堆埋藏器物的坑，总的看来，
坑内所瘗埋之物多属祭祀之物， 但其中存在性质
和功能等区别。 如，其中有的是祭器，有的是祭品，
有的是供奉于神庙中被人用作崇奉之物， 有的则
是先祖神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其中还有
不同族群之别，十分复杂，不能一概而论。 从坑内
器物的种类等情况看，坑的性质也应有所区别，有
的坑瘗埋象牙，有的没有；有的坑出土大量青铜制
品，有的坑出土大量黄金制品，有的坑则发现建筑
构件材料，如此等等，都显示了其间的区别。 所以，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 几个坑的性质都不能一概而
论，至少目前不能定论。

收藏周刊：“搬出来， 把它烧了， 再把它埋下
去”，当时的人为何会这样对待坑里的器物？

段渝： 从神庙或祭祀场地把器物送到特定地
点焚烧，让烟火直达上天，告慰上天或先祖，其后
再将焚烧过的器物瘗埋， 这是古人的一种祭祀礼
仪，称为“燎祭”。

“青铜大立人”可能穿丝绸

收藏周刊：此次首次发现了 3000 多年前的丝
绸遗痕，这里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段渝：三星堆首次发现丝绸痕迹和丝蛋白，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知道，历代史籍均记载黄
帝元妃嫘祖“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称颂
嫘祖为中国蚕桑丝绸之祖。 黄帝嫘祖为其子昌意
娶蜀山氏子女，嫘祖氏族与岷江上游蜀山氏（今四
川茂县叠溪）通婚，促成了蜀山氏从饲养桑蚕到饲
养家蚕的重大历史性转变， 由蜀山氏演变为蚕丛
氏，从而引发了古蜀丝绸的起源和演进，在中国蚕
桑丝绸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从蜀山氏到蚕丛氏名称的变化表明， 两者关
系是前后相续的发展演变关系， 也是生物学上的
遗传变异关系，包含并体现了深刻的历史内容，而
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交替。

从蜀山氏到蚕丛氏的转变，初步完成了蚕桑、
丝绸的早期起源阶段，进入发展、传播的新阶段。
其后， 随着蚕丛氏从蜀山南迁成都平原，“教民养
蚕”， 推动了古蜀蚕桑和丝绸业的兴起和演进，成
为中国蚕桑、 丝绸业的主要原产地和丝绸生产基

地之一。 到商代， 蜀地的丝织业已达到相当的水
平。 三星堆 2 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 头戴花
冠，身着内外三重衣衫，外衣长及小腿，胸襟和后
背有异形龙纹和有起有伏的各种繁缛的花纹，它
的冠、服所表现的就是蜀锦和蜀绣。 此次在三星堆
发现丝绸痕迹和丝蛋白， 可以说从一个重要方面
证实了这种推想。 另外，三星堆丝绸痕迹的发现，
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 也提供了重要资
料，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黄金面具或是套在青铜人脸上的

收藏周刊：本次还出土了大量象牙。 今天并不
产大象的成都平原， 为何拥有如此之多的象牙祭
祀品？

段渝：关于成都平原象牙的来源问题，学术界
一直存在不同意见。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仅靠表
面现象作出解释，究竟如何尚需进一步研究。

收藏周刊：出土的神秘黄金面具，究竟是用来
做什么的？ 三星堆的黄金面具和金沙遗址出土的
黄金面具，是否存在承袭关系？

段渝：从 1986 年发掘看，黄金面罩是贴敷在
青铜人头像脸上的。 但此次发现的黄金面罩与以
往发现的有所不同。 从体量看， 发现的仅仅是一
半，就宽达 23 厘米，高 28 厘米，若复原则宽可达
46 厘米，超出真人脸孔的大小。 再从形制看，此次
出土的金面罩做工十分精细、规整。因此这张金面
罩不大可能是贴敷在真人大小的青铜人头像脸
上，有可能是套在更大的青铜人头像脸上。但这也
是推测而已，究竟如何，尚需进一步的资料进行研
究。 至于说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罩的关系，从三
星堆与金沙的关系看，应有承袭关系。 不过三星堆
金面罩比金沙的大得多。

从三星堆到金沙是内部王权更迭

收藏周刊：从三星堆的衰亡，到金沙的兴起，
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的流布？ 三星堆在巴蜀文
化的坐标系里占有怎样的地位？

段渝：在商代古蜀王国的权力结构中，三星堆
是蜀王之都，是古蜀王国的权力中心和首位城市，
金沙遗址包括十二桥遗址作为早期成都， 是古蜀
王国的次级权力中心和次级城市， 二者均属古蜀
文明范畴， 它们与古蜀分布在其他地点的不同层
级， 建构了商代古蜀文明的权力构架和早期城市
体系，其核心为三星堆王都。 商末周初，由于古蜀

王国内部的王权更迭，也就是杜宇推翻了鱼凫王，
自立为蜀王后，移都成都，所以在成都市金沙遗址
可以见到大量三星堆文化的因素， 但缺乏三星堆
的大型雕像群的因素， 而又出现不少新的不同于
三星堆的文化因素。

这里很关键的是，从三星堆到金沙，是古蜀文
明内部的王权更迭，并非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 同
时还需明白，金沙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已经存在，它
与三星堆有一个并存时期，当三星堆走向繁盛时，
金沙也在发展，并非三星堆衰落后才出现了金沙。

发掘由 33 个不同学科协同进行

收藏周刊：三星堆考古发现的“颠覆性”体现
在哪里？ 回望一路历程， 它对于我们在考古观念
上、研究方法上，有什么重要的影响？

段渝：三星堆的新发现其实并不是什么“颠覆
性”。 1986 年三星堆的发掘，已经证明了“多元一
体”的观点，此次当然是在更大程度上用更丰富的
第一手材料证明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论点。 三星
堆既有其鲜明的独特性， 又与其他区域的文化有
着明显的共性， 即是说三星堆的文化因素有着多
种来源，如二里头、石家河等，使得它在自身文化
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其他文化的优秀因素，丰富
和发展了自身的文化，使其达到更高的文明水平，
充分表明了交流、 互动和互鉴对于文明的生长和
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对于考古发现，除了从考古学本身
进行分析研究外，还需要多学科的协作，如此次三
星堆发掘，33 个不同学科协同进行，运用先进的科
技手段和方法， 能够最大程度地提取三星堆文化
的信息， 大大提升了考古发掘的科学性和考古资
料提取的完整性， 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具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 至于进一步的研究，也还需要运用多
学科的理论方法， 才能从不同视角展现三星堆文
明的全貌，以及对隐藏其后的关于政治结构、神权
组织、宗教、意识形态、文化发展、演进、动力等等
进行深刻阐释。

与中原夏商王朝平行发展
三星堆文化是华夏大地又一个文明中心

多年之前，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了“满天星斗说”，
认为五六千年前，从辽西到良渚，中华文明的璀璨火花就像天上
遍布的星辰，各有根源，各自熠熠。 “费孝通所首倡的中国文明多
元一体结构框架的论断，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突破了
中国文明一元起源论（即从中原起源）的传统看法。 （差不多同一
时代）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群、金杖、金面罩等，与中
原青铜文化迥异，迫使学术界重新思考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这
个重大课题。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说。

“此次三星堆发掘成果令人振奋”，段渝在接受新快报《收藏
周刊》记者专访时说，从新发掘的 4 号坑确认了当年断代的正确
性，到丝绸痕迹和丝蛋白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
资料， 乃至黄金大面具和象牙的发现，“此次是在更大程度上，用
更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证明并进一步深化了‘多元一体’的论点”。

■5 号“祭祀坑”出土的残缺金面具。 新华社发

■三星堆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
像”，1986 年出土。 新华社发

■黄金面具，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VCG 供图

三星堆宏阔的古城、辉煌的青铜文化，是商代长江流域城市文明
和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 从青铜文化而言，其青铜合金技术、铸造工
艺和青铜制品种类均有十分鲜明的特点，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 三星
堆文化是与中原夏商王朝平行发展的另一个文明中心。

———段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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